
1 1 月 7 日上午，在景洪泼水广场搭设的白色
灵堂内，菊花簇拥在李敬忠的灵柩四周，灵堂正中
的黑布上悬挂着他的遗相。

9 点 40 分，8 名李敬忠的昔日战友托举着
灵柩抬上灵车，车队缓缓驶向殡仪馆。沿途，
许多市民自发前来送行。他们手持鲜花、拉着
自制的横幅，有的只是安静地站着，注目着经
过的灵车。

李敬忠的好友周伟坐在送行的第五辆车
里，车窗外的一切让他觉得“懵”。那一刻，他
宁愿李敬忠像过去那样默默无闻，也不想看到
眼前数万人送行的场面：“说实话，那天遗体
告别仪式，是我第一次见他穿警服。他平时很
低调，也很少谈工作上的事，偶尔说起也是轻
描淡写。”

车子到达殡仪馆，妻子小刀一直抓着他的手，
遗体将被安放入棺，她只得缓慢地放开他的手。她
当时在想：敬忠，这辈子我牵你的手只能到这个地
方了，以后，我要到哪里去找你？

李敬忠倒地后，在车后座开枪的嫌疑人下车准备逃跑，一名
民警从他身后扑了上去，死死将他摁翻在地。

一名参与该行动的民警说，在场所有人都有恨不得一枪把嫌
疑人击毙的心情，可只要能控制住对方，就必须克制开枪的冲动。

战友把李敬忠抬上车，一路急赶送往最近的景哈乡医院，同时
通知救护车往景哈乡医院赶。车上堆积的 30 包刚缴获的毒品，有几包

已经被李敬忠的鲜血染红。
从开始抓捕，到李敬忠倒地、抓住嫌疑人、缴获毒品，再到开车撤离，前

后不超过两分钟，而从边境线到最近的景哈乡医院需要 40 分钟。送到景哈医院
不久，急救医生宣布李敬忠牺牲。

得知李敬忠去世的消息后，正在打洛镇执行任务的柳军立即和战友开车赶
往景哈。见到李敬忠时，他的眼睛闭着，脸上、身上全都是血。

那一瞬间，柳军觉得全身无力，“像筋被抽了”：“我经常和李敬忠去查物流寄递
包裹。敬忠特别敏锐，我都不知道包裹里有东西，他却能闻得到。”
他回忆道：“2013 年 5 月 1 日，敬忠通过排查和线索分析，一天之内破了 3 起万克

毒品案件。我擅长获取线索和化装侦查，敬忠擅长组织协调和案情分析。我一直把敬忠
当对手，现在敬忠牺牲了，我再也超越不了他。”
“事情发生后，我也在想，以后抓人的时候枪会不会也打到我。说没有担心、没有恐惧

是假的。但是你说，如果因为怕受伤、怕牺牲，你不做，我也不做，那谁来做？”柳军坚定地说。
李敬忠的徒弟，从事禁毒工作三年的何兴平则拒绝用恐惧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会更小心、更

仔细、更认真。但是我不会害怕，不可能怕受伤、怕牺牲就不干这个工作。” 摘编自澎湃新闻 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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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 4 日凌晨，
经大量情报和线索分
析，景洪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判断，他们正在侦

办、跟踪多日的一起跨国
武装贩毒案的嫌疑人将于

中午在景洪市景哈乡中缅边
境交易毒品。

12 点左右，禁毒大队大队
长黄俊海和副大队长李敬忠带

队来到距毒贩交易地点不远的地方。
交易点停着一辆越野车，两名犯罪嫌
疑人坐在车里。方圆几百米外，还有

两名可疑人员骑摩托车在外围反复移动。
为免引起对方怀疑，民警们伪装成当

地普通村民。
交易点在乡村水泥路的一个路口，不到

200 米外是勐滩河，河道窄，水不大时甚至可
以趟水而过。过了勐滩河就是缅甸。一旦犯罪嫌疑
人发现异常，从交易地点逃窜到缅甸只需 30 秒。

像这样靠近边境线的小路，仅在西双版纳就有
几百条。

缉毒民警在“收网”前要做大量的
跟踪、排查、化装侦查和线索分析工作，
摸清对方详细情况再制定行动计划。
“但即使掌握了毒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情况，到了现场都会有变数。”在禁毒一线工
作了二十多年的民警老洪说，“边境缉毒抓捕
讲究迅速、准确，不能给对方心理准备。遇到
武装贩毒，必须力求在毒贩使用武器前控制住对
方。”

4日的抓捕现场，副大队长李敬忠下达了行动
命令。附近 100 米左右有生产队和民居，为避免危
险升级，抓捕组必须迅速主动靠近并控制对方。李
敬忠迅速冲向毒品交易车辆。

事后，弹道痕迹检验专家复勘了案发现场，还
原当时的情况：

中枪后的李敬忠生命体征只有不到十秒。
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里，李敬忠本能地继续往
前猛冲 3 米，扑向车后门，这客观上为身后的
战友挡住了持枪毒贩的视线和子弹。此时对
方的第二枪打出，击中李敬忠伸向他的右手。
李敬忠头朝后倒在地上，鲜血喷溅到车上，也
流在了地上。

一颗子弹飞出枪膛，击中了
李敬忠的颈部。倒地之前，李敬忠
凭借尚存的意识往前一扑，抓住车后门，
伸手去抓毒贩。毒贩朝着他伸出来的手，

又开了一枪。这是一场 11月 4日中午发生在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乡中缅边境附
近的抓捕行动。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缉
毒警们埋伏在橡胶林附近的农场里，静待一群
跨国而来的毒贩。面对持枪的对手，副大队长
李敬忠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他中弹倒下了，为
身后的战友挡住了毒贩的视线，还有子弹。他
的生命定格在 32岁。

午饭时间刚过，小刀望着窗外的蔚蓝天空，起
身泡了一杯普洱茶。

丈夫李敬忠爱喝茶，每天下班，他会给她打电话，很开心地
问：“你在哪里？我要回来啦，茶水泡好了没有？”她有时候故意

逗他：“我出去玩了。”电话那端就会紧张地不停追问她“去哪里
了”。这时，她会立即笑开———“早就回来了！茶水都凉了。”

小刀真的不相信，丈夫已经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李敬忠牺牲后，
她连家里的床铺都没有动过。办完追悼会的第二天，她做了一个梦———

丈夫回到家，完好无损的模样，站在门口说“我又没有死”。小刀急切地跟他
说：“是不是真的？那你赶紧去单位跟他们讲，后面的事情都不用弄了，反正你
回来就好。”

然后，梦就醒了。
她像犯了魔怔一样，急急忙忙跑去问丈夫的同事，“李敬忠到底是

去哪里执行任务？是不是去做卧底了？”同事无言以对。
她想了想，明白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有点傻。“你们不要当真，我就

是说说……”
她知道，丈夫的葬礼明明已经办完了。葬礼那天，3 岁的儿子

喊敬忠，“爸爸，你起来嘛！我们回家。”敬忠没有起来，孩子也再
没问过。也许，在孩子的意识里，爸爸是去很远的地方上班了。
但对于小刀而言，她永远无法忘记李敬忠在她面前离去的那
一刻。

她赶到景哈乡医院的时候，救护车就停在那里没有
动。她跳上救护车，见丈夫闭着眼睛躺着，脸上、身上全
是血。她抱着他，他却没有动。有人拿了一条毯子要
给李敬忠盖上，“不许盖！”她突然大喊：“怎么都不给
他吊针水？怎么不测心电图？什么都不给他弄！”
“敬忠，敬忠。”她一直哭着喊，以为只要大声

喊他就能听到。后来医生也给他输液了，但她
意识到，在她赶到医院之前，她的丈夫已经没
有了呼吸。

他的身体还在流血，她的手上、身
上都是他的血，她就一直抱着他，他的
身体还是温暖的。后来小刀曾想过：如
果那天早上她出了什么事，敬忠
可能就不会去 （执行任务 ），也就
不会中枪了。

自出事后，每天，她都会对
着李敬忠的照片，说一说当
天发生的事情，絮絮叨叨地
讲“我怎么样”、“儿子又怎
么样”。说完，她又念：
“今天是第几天了，你
到底去到哪里了？”

茶几上，那杯
泡好的普洱茶已
经凉了，等待的人
却没有再回来。

等待的人却没有再回来 他用生命挡住黑暗1 2

3 战友：都怕牺牲谁来做 4“以后，我要到哪里去找你？”

“都怕牺牲，谁来做警察？”

■李敬忠


